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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三江流域位置示意圖 

知識㆝㆞  
藏彝走廊旅途印象 

黃樹民（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藏彝走廊這一個概念，是在 1979 年由中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故費孝通教授所提出。費孝通教授將中國西南方

的三條主要河流（怒江、瀾滄江、及金沙江）並流的區域稱之為藏彝走廊。從北北西至南南東方約莫有 1,000 公

里的距離。在這三條河流之間是峭峻的第三紀橫斷山脈區，從青藏高原中經年累月不間斷的水流將其切割成深峻

的峽谷。除此之外，四川當地的學者也指出，這個區域應該包含三條長江主要的支流（雅礱江、大渡河、及岷江）

這樣一來便形成六江流域（Six-River Region）。峽谷是由這些河流所切割而成，從河床底部算起其高度常達 2000

公尺深。在現代化的鋼筋水泥橋面建造之前，這個區域是一個東西交通運輸的自然屏障，但是沿著河流卻是一條

自然通道。 

 

 

 

 

 

 

 

 

 

 

 

引發調查藏彝走廊最初的構想是在 2005 年的夏天，我在四川省省會成都召開的由一項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所

資助的國際合作會議中，討論未來在這個區域研究進行的可行性。這個會議有超過 40 個與會者，大部份是來自中

國及美國有成就的學者及研究生。有好幾位當地的學者建議，這個區域的大規模開發在不久的將來會開始進行，所

以我們也許應對這個區域做一全面性的考察，尤其是該地區在 20 年前由官方主導的民族調查後，未曾再做過類似

的考察以暸解近年來的變化。 

2006 年 1 月，當我接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的職務時，我發現可以進行規劃這樣的普查式考察。緊

接著我便開始著手聯繫大陸當地的學者來進行準備的工作。經過與這些當地的機構協調之後，一趟 20 天的考察之

旅就此展開。我們將通過四川西部及雲南的西北和東北部。考察的期間為 6 月 2 日至 20 日。這次旅途的參加者包

括：李星星（四川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學者）；石碩（四川大學藏學史學者），劉先強（四川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

比較少數民族教育）；程厚思（雲南民族大學經濟學者）；李革（成都登山協會負責人）；劉紹華（哥倫比亞大學醫

療人類學博士候選人）和我自己。 

為了確保我們可以登上這高低不平的山坡及陡峭的峽谷，我們雇用了兩部全裝備四輪傳動的休旅車，再加上兩

桶 10 加侖的備用汽油，並在車上並裝載瓶裝水及各式各樣的乾糧。我們的調查有三個主要的目標，第一、探查該

區地形全貌；第二、勘查並建立研究點或基地；第三、希望可以找出一些有共通性的論點及議題，來推展研究計畫。 

本區由於大山與河流深谷的割切，因此具有非常的豐富、多元的景觀環境。它豐富的植物群、動物區，對人類

學家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此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多彩多姿的文化資產。藏彝可以歸類成兩個大範圍。藏即是西藏一

辭中文的縮寫。而彝指的是四川西南及雲南東北的諾蘇（Nuosu）語群，這兩個族群都有超過有百萬以上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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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兩者之外，還有超過 12 個官方認可的民族族群，像是：羌、栗僳、傣、

白、苗、麼些（或納）、納西、哈尼、景頗（或卡欽）、怒、獨龍、拉祜（亦叫儸

黑）。加上幾個不明確的所謂藏支族群，例如爾蘇、普米、札巴、木雅藏支、爾

龔藏支、貴瓊藏支、嘉絨藏支、和木里藏支等。這些所謂藏族的支族群，當地學

者統稱它們為康巴（Khamba）。

其歷史來源固然不明確，但正式

來說，他們被認定為藏支或是藏

人，主要是因為他們信奉西藏佛

教或藏傳喇嘛教，並且使用藏傳

佛教經典的書寫文字。然而，仔

細的審視這些所謂藏支平日的

活動，包括其農業、建築、紡織

品、服裝、口述歷史及家庭內語

言的使用，都明顯的表現出他們

族群原本與藏人不同，只是逐漸被藏人所同化了。 

一般來說，根據緯度和海拔，可以將本地歸類成三或四個農業生態區。第一個地區，大約為海拔 3,000 公尺或

北緯 30 度以北的地區。此地藏民主要的作物是大麥，而諾蘇（即彝族）則是種植蕎麥（有兩種形式：甜味和苦味）。

除了農耕之外，通常還會參雜畜牧業（藏民飼養犛牛及馬；諾蘇人飼養綿羊、山羊及馬匹）。第二個地區，延伸到

海拔 1,000~3,000 公尺或北緯 30 度的南方。這個地區主要的農業系統，包括小麥及季節性的莊稼如洋芋、玉米；再

加上家畜豬、羊、牛（有一些為水牛）。當高地的供水平穩時，當地的居民也會建構梯田來栽種水稻。野生的花椒

在當地烹調時是很重要的調味品。花椒通常沿著山坡地生長並且是當地人重要的經濟作物。在這裡我們發現的族群

大部分是所謂藏族的支系。高密度人口結構經常將農耕的方法推展到極致。也因此，一排一排的玉米田排列在大於

45 度的斜坡上。不用說，這樣的農耕無庸置疑是會帶來土地侵蝕的問題，並經常在山坡上留下漏斗狀的沖刷痕跡。

最後一個地區，則是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下，是一處亞熱帶河谷地形。在此，稻米梯田是主要的農作景觀，加上煙

草、小麥、馬鈴薯、油菜花、鳳梨，還有一些甘蔗。常年生的植物可以當作經濟作物，像是茶葉、荔枝、香蕉。居

民飼養的動物有豬、綿羊、水牛、鴨、鵝和魚。再者，這個山谷包含了各種不同的族群。這些人更漢化，並且活躍

於市場貿易。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這個走廊是兩個擴張型文化實體的競爭地，即在走廊東方的中華帝國，及走廊西邊的西藏

喇嘛教神權統治體這兩者的競爭。自從 13 世紀，中華帝國在此推動了它的文明化過程（see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1995；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以謀求改變少數民族的信仰及

生活方式，歸附到自己的文化範圍，像是分封部落領袖為土司，或是地方官員的委任。經由行賄、強迫及經常性的

軍事活動，中華帝國的觸角已經深深延伸到這個走廊。 

在此地，能與中華擴張主義抗衡的就是藏傳佛教的政教合一統治集

團。藏傳佛教的根基是神聖的寺廟、繁複的儀式、神話、建築、藝術、

書面語言、唯心論等。通過轉世活佛，藏傳佛教改變了周遭族群的信仰，

讓它們轉向以神權及來世為導向。在原來的藏民與被教化者之間，卻存

在著分歧和相互藐視，並可在他們平常的生活中窺視出。在他們的神話

中，一些最近才加入藏傳佛教的改宗族群，像是札巴，甚至試著建構他

們才是正宗藏傳佛教後代子民的神話，並希望能藉此從西藏藏民手中奪

回宗教的正統性。相反的，有另外一些少數民族菁英份子，這幾年來重

申他們民族的原本性，並否定既存的藏式社會等級。這顆卡在中華帝國

及西藏神權統治之間的棋子，現在已悄然來到 21 世紀決定性走向的關

鍵時刻。 

圖三：兩位 Khamba 女孩在他們的犛牛棚外

（四川甘孜） 

圖四：在喇嘛寺學習經典的學徒

圖二：一位 Nuosu 婦女在節慶中的打

扮（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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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中國積極投入雄心勃勃的「中國西部大開發」計劃，其發展目標放在加速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藏彝

走廊缺乏農業發展或牧業發展的潛力，在這邊可以利用來發展的天然資源便是強大的河水水力、壯觀的河山風景、

豐富多彩的文化、及豐富（過剩）的人力。根據這個邏輯來推論，主要發展計畫的推進與當地政府的主動參與即包

括了建築水壩以擴充發電設施、推動旅遊業、及人口遷徙計畫。與之而來的還有其他相關項目，例如，高速公路建

築、封山育林、歷史文物的恢復及保存、及風景區美化等等。 

我聽說國有電力公司已有詳盡的規畫，要淹沒所有的主要河流（除了怒江之外）來建造發電用的水壩。但是，

由於國際及地方上的保護環境組織的抵拒，及前總理朱鎔基先生的干預，怒江已被規劃為「最後一條的母親河」。

然而，怒江只是中國龐大發展計畫中的例外。四個高壩已在金沙江上建造起來。我們造訪的這個建造場是位於雲南

東北角的溪洛渡。水壩的計劃的高度是 280 公尺，即高於三峽大壩達 100 公尺。該壩在 2017 年完全時，其年運轉

量可以發電達一千兩百萬千瓦的電，相當於四分之三個三峽大壩的發電量。另外一條小河為鮮水河，雖然它的長度

不及 300 公里，但是它流入雅礱江卻是滔滔急流，並已規畫要建七個高壩來利用它極大的力量。 

歷史改變的巨輪，在國家所推動的發展計畫開始推動後，將有大量的人口及資本會移入藏彝走廊這個區域。水

壩和高速公路建造計劃，在工地上吸引了混雜族群的工作者，並且為地方帶來短暫的經濟繁榮。此外，旅遊業者介

紹這些以前被隔絕的地區給國、內外的觀光旅客。在水壩後面為水庫淹沒地區的所有居民，將被遷徙到條件較好的

區域來定居，至於那些在選定為封山育林區域的居民也是如此。改變的歷史轉輪由這個國家型計畫來承受，走廊的

地貌景象立刻將完全被重畫。「中國西部大開發」的發展規劃，似乎逐漸模糊了中華帝國和西藏神權政治兩者之間

在此地爭奪的歷史事實。此外，似乎另有其他外在的因素，也在逐漸改變當代漢民族及藏人之間競爭的關係。中國

共產黨對大陸人民的日常生活，已採取較有彈性的政治制度和思想體系的控制，包括宗教信仰和實踐。這看起來似

乎也增加漢民族對藏傳佛教的興趣。喇嘛教的奧妙，包括固有智慧的生活想法、生活目的、和以禁慾主義來表達對

宗教虔誠，已通過小說、電影、音樂、繪畫、生活方式等，將西藏社會或藏傳佛教介紹給漢民族，並引發大量知識

分子的興趣。從西藏菁英分子的角度來看，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無能和他的贊成獨立運動所引發出來的漢藏對峙，迫

使他們再次評價當前狀態。也許漢民族所發出友善的訊息，也提供西藏菁英一個可行的選擇：即便西藏在政治上被

漢民族所征服，但是這征服者最終卻在實際上是精神上的被征服者。就像蒙古人和滿族人，在過去千年期間，在軍

事上控制了西藏人，但是最後卻被同化成藏傳佛教的信徒。從此角度來說上，我們似乎已隱然可見到在中國西南的

邊陲地區，一個新興文化綜合體已在浮現、成形中。 


